
戲曲與祭祀論壇 ──《神功戲》 

油麻地戲院劇院 

七月五日（星期日）4：00pm - 5：45pm 

 

講者：陳守仁（前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教授） 

            蔡志祥（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李奇峰（資深粵劇統籌） 

主持：容世誠（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容世誠 ：各位午安！歡迎大家出席戲曲節「戲曲與祭祀論壇」的活動。今天我們請到

了三位嘉賓為我們做報告，分享他們的經驗。首先介紹一下我自己，我叫容世誠，來

自新加坡。在座的三位都是我們的老朋友了。先介紹我最尊敬的李奇峰先生。他花了

很多物力、時間去推廣戲曲藝術。順便幫他宣傳一下他製作的今晚的《八大曲》，也

是很值得欣賞的。在他的左手邊坐的是我的老朋友蔡志祥先生，他是現任中文大學歷

史系教授，研究過香港的節日，打醮的歷史和潮州戲的歷史，經驗豐富。 另一位也是

我的老朋友，如果大家對香港戲曲有興趣的話應該都讀過他的著作，他就是陳守仁教

授。 我們要特別感謝他這次特地從英國回來參加這個講座。我們今天的主題是「神功

戲」。當然我們的三位講者也會和我們分享香港粵劇的一些內容。不如我們先請陳守

仁教授來做一個簡短的報告。 

 

陳守仁 ：多謝容教授的介紹。在我開講之前，我想感謝一下一直幫忙的戴淑茵博士，

戴博士也是一個粵劇研究學者。我要多謝她幫我整理了我今天要彙報的內容，而且她



還幫我做了這個演示文稿。 

神功戲不是粵劇獨有的。戲曲作為一個祭祀的工具和儀式是在中國的很多地方戲

種裡面所共有的現象。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文化現象。我希望我今天要講的東西不要有

那麼強的學術性，因為世誠兄一再地提醒我這點。 

據學者推斷，戲曲的起源很可能就是在新石器時代的宗教儀式裡。當時的宗教儀

式，用英文來說就是一種「Multimedia」，是一個綜合的媒體，有歌有舞，有視覺藝

術，如化妝、服裝等等。現如今就沒有什麼具體的證據。但是祭祀儀式中用歌舞來演

繹故事，這就符合清代學者王國維先生對於戲曲的界定：以歌舞演故事。這就是我們

今天看到的戲曲的基本面貌。 

廣東省的一些文獻記載，在未出現粵劇之前，有大概 400 年的時間，在廣東省內

就已經有了一些戲曲活動。從外江班開始演出崑腔、弋陽腔起，到了後來的由湖北漢

劇帶了梆子進來，徽班又帶了二黃進來，這些都使廣東出現了早期的粵劇的痕跡，如

梆子、二黃等等。漢劇藝人張五（「攤手五」），現在已經被封為粵劇界的祖師爺

了。據說他是在雍正年間逃難來到了佛山市，就把漢劇藝術傳給了當地的藝人。太平

天國失敗之後，粵劇被禁。後來解禁之後，就成立了八和會館，於是就進入到省港粵

劇的現代歷史了。 

早期的粵劇，在神功戲或者戲院裡面，都是演出一些提綱戲、排場戲、爆肚戲之

類的戲。尤其是神功戲就會很依賴提綱戲的演出。戲班演員根據寫在一張紙上的提綱

來演出，裡面就已經蘊藏所有的東西：千軍萬馬，悲歡離合，彈指十載，國破家亡……

根據這張紙就可以發揮演出整齣戲了，可以演幾個小時。排場戲是什麼呢？提綱裡面

是寫了很多排場的名字的。我給大家看一張提綱的相片。 

（圖示）這是鄭寶鴻先生在《百年香港華人娛樂》這本書裡收的一個提綱，每一



格裡面是一場戲，寫明劇中人物是誰，在何時出場。有時也會寫上佈景道具。整場幾

個小時的大戲就照著這張紙來演。時至今日，我們在神功戲的後台仍然可以見到提綱

掛在那裡。不過現在的就會摩登一點，不像剛剛那張那麼古老，現在的就會用電腦打

出來。我們看到的這個就是現在的戲班常用的。他們很環保的，這些提綱用完之後都

不會馬上扔掉，而是放進戲箱，回收再用。 

下面講一下當代的神功戲。我們看一下鄭寶鴻先生的相片裡面的戲棚，這個戲棚

的尖頂的設計，在現在香港的蓮花地打醮的戲棚上也可以看到。蓮花地在錦上路那

邊。 

 

李奇峰：以前的戲棚全部都是尖頂的，為了泄水。圖上的這個戲棚是用帆布和麻包做

成的，就不是我們今天常見的那種鐵皮的。因為那是 1957 年的，和今天在用料上面

有些不同。 

 

陳守仁：下面我們長話短說講一下當代神功戲。我在中文大學教書期間做過很多粵劇

神功戲的考察。除了粵劇之外，我也做了一部份關於潮州戲和福佬戲的實地調查。關

於粵劇方面，我們曾經在八五年、九零年早期做過一些普查，後來我離開了中文大

學，中大的一些年輕的學者在 2005 年又做了一個普查。在九十年代，香港大概有八

十個地方演出神功戲，包括每年一次的神誕、天后誕、土地誕，還有每年的盂蘭節打

醮都會演出。另外在一些大一點的圍村就會五年一屆或十年一屆做太平清醮。當時我

們在九十年代的統計顯示每年大概有三百天神功戲的演出，當時粵劇每年的演出總數

大概是八百場左右，所以神功戲在其中大概占了五分之三的比例。當時我們的結論

是，所有粵劇的從業人員要維生的話就一定要演神功戲的，不能只演戲院戲。但這種



情況在零五年已經有了變化。那次的普查就發現，神功戲的數字有輕微的下降，而戲

院戲的演出就大量膨脹，從九十年代的八百場發展到現在的一千多場、兩千場，神功

戲就只占其中的五分之二甚至更少。針對這個現象，我也訪問了戲班的從業員，他們

說當代的演員是分工的，很多演員已經不演神功戲了，他們集中演戲院戲就已經足夠

他們維持生計了。但很多新秀演員很喜歡演神功戲，因為他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演出

機會。 

神功戲的祭祀色彩很強，無論在神誕還是在盂蘭節打醮都會有一些儀式。戲班也

會配合場地來演一些開台的戲，比如《賀壽》、《加官》、《送子》、《封相》，有

時戲台太小就不做《封相》了。 

 

李奇峰 ：這也取決於主會請戲班的資金。有時他們給的錢不夠請那麼多演員，那麼也

會不演《封相》，只演《碧天賀壽》。這和戲金有很大關係。 

 

陳守仁 ：李奇峰老師說的很對。神功戲是一個世俗的活動，它是需要錢去請戲班演出

的。中文大學的神功戲調查也發現，如果有的村落人口變化太大，比如很多人搬離了

那個村落，那麼當地居民要籌集戲金請戲班的經濟壓力就會很大。有的村落，比如元

朗，它有演神功戲的傳統，但近幾年已經沒有再演了。演出神功戲的數字也因此減

少。 

傳統的神功戲大多都是演一些意圖好的戲，但近年的發展使得戲班演戲的彈性變

大了。一般主會就不會執意要演一些喜慶的戲，而排斥演出那些有人死去、有鬼的

戲，比如像《帝女花》講到自殺，《牡丹亭》講到鬼魂這樣的戲。近年來，地方的居

民也會喜歡點一些他們愛看的戲。那麼神功戲的劇目題材的範圍也變大了很多。現在



大家不單只是看到那些熱鬧的、大團圓結局的戲，以悲劇收場的，如《梁山伯與祝英

台》等也會經常演出。 

另外一個很可喜的現象就是新秀的出現。我們訪問過好幾位新秀演員，他們都很

珍惜神功戲的演出機會。尤其是那些不能在夜晚的演出擔正的演員，他們就很珍惜在

白天的演出機會。白天的演出除了正日那天是台柱來演之外，其他都可以由新人來

演。這對於新秀演員來說是很好的機會。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神功戲裡面多了很多年

輕演員。我在八十年代做的考察中知道，當時戲班從業員的平均年齡是相對大一點

的。近十年，就有了很多年輕演員加入到粵劇圈裡面。香港演藝學院和八和會館都做

了很多培育新秀的工作。演藝學院從 1996 年開始和中文大學合辦培訓演員的課程，

1998 年開始又同八和會館合辦，1999 年他們自己有了日校的課程，到了 2013 年有

了粵劇的學位課程。這一批讀學位課程的學生到了今年九月就升三年級了，他們很快

就會畢業，然後投入到粵劇圈裡面。八和粵劇學院每年也都會培訓很多新的演員。由

於這些課程的出現，粵劇新秀的數量變多了，神功戲的戲棚裡也多了很多年輕的身

影，很有朝氣。這是很特別的現象。  

對於神功戲演出量的下降，我們不會很悲觀，因為它數量的下降很輕微。據我們

推斷，目前每年仍有六七十台神功戲的演出。神功戲戲棚的變化也很有意思。在八十

年代做考察的時候，很多戲棚是在荒山野嶺的，比如蒲台島的就是在一個圓台上，還

有大澳的侯王廟。現在戲棚就不是搭在很荒涼的地方了，很多都是在高樓大廈裡面。

我們來看一些戲棚的相片。這個是青衣島 2015 年的一個戲棚，這是真君大帝，後面

就是高樓大廈。這就是現在神功戲的戲棚的特徵，戲棚周圍都是高樓大廈。都市的膨

脹使得戲棚的位置有了改變。如果我們回過頭來看香港開埠的時期，它還是一個漁

港，很多海邊的地方都會有一個天后廟，天后誕的時候，戲棚一定要對正天后廟，讓



神仙能夠看戲。蒲台島的戲棚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由於香港的都市膨脹迅速，現在

只有少部份天后廟還在海邊，大多數都已經處於內陸了，例如赤柱、石澳的天后廟。

這也使得本來在海邊的戲棚，現在慢慢變成在內陸了。另外，在很多地方，如跑馬

地，就已經不在用竹子而是用鐵皮、纖維物料去搭設戲棚了。甚至有的地方已經將神

功戲搬到社區會堂裡面去演出。因而，戲棚已經不再是神功戲的一個標誌了。 

戲棚的生活也改變得很快。過去我在做神功戲考察的時候，很有趣的事就是和戲

班一起生活。因為我要做很多觀察和訪問，我就儘量爭取機會和戲班的成員在一起，

很多時候我都留在戲棚裡，比如蒲台島天后誕和大澳的幾個神誕。我很珍惜這種機

會。其中我最難忘的就是和戲班一起吃飯。當時就是伙頭會在那裡做飯，大家一起吃

得很開心。但現在，戲棚已經在都市裡面了。例如剛剛過去的大埔元洲仔的大王爺

誕，戲棚附近有很多食肆，在大元邨街市附近，我就見到戲班的成員演完之後就去附

近的食肆吃飯，選擇麥當勞，大家樂等等。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而且現在戲班的成

員也很少在戲棚裡面留宿了。這就是神功戲的一些面貌的改變。 

我最後想講一下，針對未來神功戲的發展，我們希望開始籌備一個新的對神功戲

的普查計劃。最近的一次普查是在 2005 年，到現在都已經十年了。我們希望在未來

的兩年內能夠做一個有系統的，周詳的神功戲普查，看看過去二十年神功戲發展的走

勢是什麼樣的。 

我就先講這麼多，等李奇峰老師、蔡教授講完之後，我再看看有沒有什麼補充。

謝謝！ 

 

容世誠 ：多謝陳教授跟我們分享他在八九十年代做的關於香港的粵劇神功戲的普查。

他也將開始一個新的普查計劃。陳教授所講的主要是他現場的田野調查。另一位經常



做田野調查的歷史系的蔡志祥教授，也研究了香港的一些宗教活動和儀式。他在鄉村

生活也有幾十年了，我今天很想聽他講講在鄉村所用的「醮簿」，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歷史文獻。下面請蔡志祥教授開始。謝謝！ 

 

蔡志祥 ：首先多謝容世誠叫我來跟大家分享我看了幾十年的關於節日的東西。也很感

謝大會請我來。其實我是很猶豫到底來不來講的。因為我雖然一直都去鄉村看打醮，

也做戲，但沒有什麼時候真正坐在那裡看戲，所以我其實對神功戲是一竅不通的。今

天我主要想講一下「醮簿」。下面有很多朋友都幫我找過「醮簿」。看「醮簿」的時

候，能夠重新解讀出一些我之前不知道的東西。 

我會分四部份來講。第一，我想簡單講一下儀式和演戲的關係；第二，是關於我

從八十年代開始在新界看打醮時的一些觀察；第三，是從「醮簿」上看八十年代之前

的「醮」和神功戲之間的關係。最後會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我由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開始講起。這是科大的廖迪生教授做的 2013 年的普查

清單，上面關於表演藝術、節慶活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項目是非常多的，裡面包括

粵劇和神功戲。在節慶活動裡面很重要的就是太平清醮。太平清醮裡最重要的就是搭

建戲壇。這跟神功戲很有關係。我從 1980 年開始在香港看「醮」，並不是所有地方

的打醮都有戲曲演出。當然，大部份的村子都是有戲曲演出的，有的村子會同時演出

公仔戲。我所知道就是錦田是唯一有喃嘸戲演出的地方。我去看打醮的時候，他們會

演出一些破台戲。我看到香港的醮裡面好像沒有演目連戲的。 

 

容世誠 ：我有一點補充。昨天這個時候在這裡有一場講座，高潤權、高潤鴻師傅在講

祭祀音樂的時候就提到，在香港的有一個村子，好像是在元朗，就有目連戲的演出。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希望之後我們可以繼續跟進這件事。 

 

蔡志祥 ：我看到的就是在錦田出現過目連救母當中的故事的演出，請的是喃嘸師傅。

上一屆呢，他們就轉到青松觀去做，請的好像是一些茅山派的師傅。 

 

我要感謝下面的很多朋友幫忙找了一些「醮簿」。我們看到「醮簿」裡面 ，木偶

戲、公仔戲和大戲都同時寫進去了。這份是塔門的一個「醮簿」。「醮」其實是一個

很重要的節日，在這個節日裡面演戲的有些什麼人呢？當然，演人戲的戲班是有的，

還有木偶戲的戲班、公仔戲的戲班，另外一批人就是道士。「醮」的一個很重要的目

的就是掃除一個地方的邪祟。它除了酬神之外，還要招待很多鬼。這就要考慮應該演

什麼樣的戲，適合神、鬼、人觀看。所以在什麼時候演什麼內容的戲是很重要的。那

麼有些什麼人去看呢？需不需要在舞台上演呢？在鄉村演出的時候需不需要售票？這

些問題也是需要我們思考和注意的。  

當我看這些「醮簿」的時候，我發現在一些大的村裡面，他們很強調兩件事：一

個是「完醮」，一個就是「戲」，就是說做完醮之後才演戲。但我在八十年代去看醮

的時候，很多時候是在做醮的同時演戲的。但是「醮簿」裡面就很強調「完醮」的時

候才演戲，接著是「完戲」的階段。所以我們要留意一個問題就是，做醮的儀式和戲

劇的表演是不是在同一時間。 

這是我去的不同地方的「醮簿」，主要是來自香港新界的一些大的村落，包括錦

田、下村、屯門、粉嶺等等。在「醮簿」裡面能夠最直接地看到戲和醮的關係的，就

是合同。當地需要和不同的人簽訂合同，包括表演合同，比如和喃嘸師傅、吹手、公

仔戲班等簽訂的合同，還有戲棚的合同，電器的合同等等。裡面的內容都和神功戲有



關。這些「醮簿」也都提到了做醮的時候的保安問題，包括怎麼照看戲棚、醮棚、觀

眾等。 

下面先講講關於在哪裡演戲的問題。在錦田鄉「醮簿」裡面有一個章程上說，大

棚會分成三段來用，一段用來祭拜祖先，中間就是道士做儀式的壇，另外一段用來做

演公仔戲的舞台。醮完了之後，才會將棚改為舞台。現在在下村也是這樣，完醮之後

才演戲。屯門的「醮簿」裡面也有類似的描述。 

（圖示）左邊的相片就是上水六十年一次的醮，醮一開始就要演戲。 

（圖示）右邊的是下村的醮棚的佈置，完醮以後，才會將它改為演出用的戲棚。 

第二點是關於什麼人來演戲，什麼時候演戲的問題。我剛剛提到，在八十年代之

前，在一些大村，比如錦田、屯門、下村等地都是完醮之後才演戲的。「醮簿」上有

一些描述說在做醮的同時會演一些公仔戲，而人戲粵劇是在做完醮之後才演的。 那麼

公仔戲班演一些什麼戲呢？在一份公仔戲班的合同裡面，我看到公仔戲班也演人戲

的。公仔戲班一開始會演《送子》《賀壽》，演完之後就演人戲，人戲就會演《賀

壽》《送子》《六國封相》。在錦田的手托戲的合同裡面也提到，手托木偶戲的戲班

也要去演一晚上的人戲，他們會收到「利是」。這晚的人戲要演《封相》《賀壽》。

這是錦田的一個「醮簿」上在 1995 年和喃嘸師傅定的一個合同，所定的約大致是抄

之前的內容。合同上說喃嘸師傅要演《六國》，規定需要穿著盔甲，要演得好。但是

在 1995 年的合同裡面，有喃嘸師傅就聲明他們不演《六國》。我們可以看到其中很

重要的轉變。但喃嘸師傅也會演《目連救母》裡面的故事。第三類表演者就是吹手，

就是演出音樂的人。這一個「醮簿」裡面提到，吹手要在喃嘸師傅做儀式的時候幫他

們伴奏 ，他們會演出「天光戲」。我去新界看醮的時候幾乎沒有看到過他們演出「天

光戲」，但是在這些合同上面有演出「天光戲」的記載，需要七、八個人從凌晨兩點



演到五點。大家今年可以去錦田看看他們會不會演「天光戲」。在醮當中，演出者不

單只是有戲班，戲班是在醮的儀式結束之後演出神功戲，而在儀式進行期間也需要做

一些娛樂鬼神的表演，這是由另外一批人去做的。 

我們在「醮簿」中可以看到，八十年代之前很強調幾件事：一是男女分棚，二是

公私分明，如果是私人請客，他們就要自己搭私家棚，不可以用公家棚來請客。 

我不是很熟悉演戲的理論，也不太熟悉儀式方面的事。如果要說演戲和儀式的關

係的話，我想大概可以從兩個角度去看：首先，儀式是為了「祭陰祭陽」，達到「陰

安陽樂」的目的。醮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掃除邪祟，然後人們就可以有一乾淨

的、新的開始。那麼演戲就有一個功能，就是讓那些可能會威害我們的孤魂野鬼變得

安樂，不要再來糾纏人們，就是所謂的「鎮魂戲」。所以我們在「醮簿」裡面可以看

到很多關於「天光戲」的記載。這些戲是和靈魂、鬼魂有關的，所以是用公仔、木偶

去表演的。另外，神功戲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感謝神明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內保佑

我們。所以神功戲是和神明設立的一個契約。 鎮魂戲的公仔演出其實是一種宗教慈

善。我們感謝鬼，希望他們不要再來糾纏，或者感謝神，希望他們能庇佑我們，這其

實是在和鬼神建立一種契約關係，而喃嘸師傅在其中做兩者之間的事。香港的大的宗

族或社會的醮裡面，救贖祖先是重要的，所以《目連救母》的故事是很重要的，這就

由喃嘸師傅去做。通過喃嘸師傅，還可以祈求我們的鄉民財源廣進、生意興隆等等。

現在就由神功戲取代了。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一個變化，就是從八十年代開始，公仔

戲、喃嘸戲祭祀神明的功能已經轉變成了神功戲的娛樂功能。 

如果我們去看做醮的節日的時間表，上面寫的試一些打醮時的重要時間，其中就

幾乎沒有寫到演戲的事。所以醮其實是一個儀式，做完醮才會有一個感想神明的神功

戲的演出。我相信這個轉變是在六十年代之後。六十年代，香港新界有很多人移民去



了歐洲英國這些地方。七十年代，香港開始「丁屋政策」。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是

香港的「鐵路電氣化」。這些都是改變香港新界的一些重要的因素。這種改變使得鄉

村在八十年代之後更加有錢，這一方面是土地政策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六十年代出

去的那批人已經小有成就，會寄錢回來。於是鄉村就有了更多的錢去請人演戲。所以

鄉村的節日規模變大了很多。香港政府的人口統計也顯示，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新界的人口增加了一倍。這並不是自然增長，而是由於移民的關係。從中我們也看到

新界的都市發展是七、八十年代開始的，這也影響著新界神功戲的發展。 

我就講到這裡。謝謝！ 

 

容世誠 ：謝謝！我想先問一個問題。我昨天聽完在這裡講的《目連救母》的講座才知

道，原來香港也演目連戲。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見到的目連戲。 

 

蔡志祥：我有錄音。 

 

容世誠 ：太好了！那下面蔡志祥老師就為大家播放一下香港的目連戲。我以前是不知

道香港也有目連戲的，真是很慚愧。 

 

（播放《八門》選段錄音） 

 

蔡志祥 ：這是在新界八鄉那邊的一個喪禮，是喃嘸師傅做的。很多喃嘸師傅都是會唱

廣東戲的。廣東戲的「牌子」你也會經常在喪禮上聽到的。昨天來的高潤權、高潤鴻

師傅有時也會去做。 



 

容世誠 ：多謝蔡志祥教授！下面我們請李奇峰老師壓軸，講一下他作為行內人是如何

看神功戲的。 

 

李奇峰： 無可否認的是，神功戲以前在香港佔了很大的比重。每一個鄉鎮演什麼戲就

要視乎那個鄉的財力。 剛剛蔡教授放出來的有一張圖片就很全面，我們可以看到演神

功戲的時候，有一個大台一定是演人戲的，另外有一些小的棚就是給喃嘸師傅的，或

者是用來演公仔戲、木偶戲。有些就是分時段去演的。像這些又有人戲，又有喃嘸，

又有公仔戲、木偶戲的演出，就屬於資金很足的。但有一些是沒有人戲的，因為他的

資金只夠請便宜一些的公仔戲或者喃嘸戲，這種規模就小一點。現在隨著城市的進

步，神功戲也城市化了。之前我們去大澳演神功戲，周圍都是山。在幾十年前哪裡會

有這麼多高樓大廈，像屯門當時就沒有那麼多高樓大廈，但現在去屯門搭個棚，周圍

全都是高樓大廈了。 

我今天想講的就是，在將來神功戲只會越來越少。雖然仍然會有一些祭祀的活

動，但它會一步步減少，我認為這是必然的。因為城市進步了，每一個地方都有戲

院，現在屯門都有戲院有劇場。以前是沒有劇場的，但現在元朗那些地方也都有了很

漂亮的劇場。那麼，是在劇場看戲好，還是仍在坐在戲棚看戲好呢？就算要酬神，你

仍然可以請一些街坊去看，但是表演的方式和藝術都不同了。所以作為粵劇的行內

人，我的看法就是，神功戲在將來一定會越來越少。 

同時，年輕的這一代人很多都移民出去了，他們雖然記得在酬神的時候寄錢回

來，但他們對於酬神這件事就只知道有一個儀式。現在鄉下很多酬神時不做大戲了，

會唱一些時代曲。這是時代改變的因素。而且因為每個地方現在都有一個劇場了，所



以演戲和酬神的關係慢慢就會被拉開。以前職業的粵劇從業員每一年都是靠演神功戲

來維持生活的，但今時今日，他們已經不會再靠神功戲維持生計了。可能一年中很只

有一兩個月有機會去演神功戲，其他時候都要靠自己的實力在戲院演出。如果希望將

來粵劇能夠興盛沒那麼一定要以演戲院戲為主，能夠演好的戲，編好的劇本。如果總

是做酬神的戲，年輕一代的觀眾就不太能接受這種祭祀式的演出方法。所以酬神和演

戲會慢慢分開。現在國內的粵劇演神功戲的已經是少之又少了，唯有在香港是算保留

得比較多的。就像現在這個劇院，雖然只有三百多個位子，但環境舒適，音響、音樂

的調和性都很好，如果你去聽神功戲，音響又不好，坐的地方也不舒服，那麼你讓觀

眾怎麼願意去看呢？ 

 

容世誠：不如我們講講歷史回顧？比如，你在六七十年代演神功戲是在什麼地方演？

情況如何？ 

 

李奇峰：當時我們年輕的時候去過長洲、大澳、石澳演戲。那時候的戲棚都是搭在山

坳或者海邊，可能不小心就會掉進水裡。觀眾就這樣斜斜地坐在那裡。在這種情況

下，我們也演了很多戲。那是在五幾年還是六幾年的時候。 

 

陳守仁：你最後一次演戲是什麼時候？八十年代嗎？ 

 

李奇峰：不是。應該是在六七十年代。我好像七零年的時候還演過，我和鳳凰女，麥

炳榮一起去長洲還是其他地方唱過一台戲。七零年以後我就沒有再演了。 

 



陳守仁：我記得我八十年代初去看神功戲的時候，看的是英寶劇團，羅家英和李寶瑩

演的。那個時候你已經沒有演了吧？ 

 

李奇峰：沒有了。到了後期，八幾年的時候，我演過一兩台。那時候勵群劇團好像也

演過一兩神功戲的。 

 

容世誠：那麼你最早演神功戲是什麼時候？ 

 

李奇峰：我在越南出生，我回到香港應該是五九年。 

 

容世誠：記不記得是什麼劇團？ 

 

李奇峰：我就記得那時候是石燕子做文武生，他那個班牌叫「燕新聲」。 

 

容世誠：哇，你記性真好！這你都記得！下面的觀眾問花旦是誰？ 

 

李奇峰：那時候花旦好像是陳露薇。 

 

陳守仁：我想回應一下奇哥和蔡教授。我想有幾點我們今天可以再深入討論一下。奇

哥剛剛說你個人的取向就是，神功戲如果搬進社區會堂去演的話會比在戲棚演要理

想。 

 



李奇峰：當然。 

 

陳守仁：我覺得這很有趣。我近年雖然主要在英國，但我仍然在跑馬地有個戶籍的。

我每年都會回跑馬地看神功戲。他們在八十年代嘗試過在馬會職工的戲院裡面演，也

會在空地上搭戲棚演戲。後來由於禮頓山建了很多豪宅，發展商也建了一個禮頓山社

區會堂。當時跑馬地的主會就將神功戲搬進那個社區會堂去演，殊不知大部份居民是

反對的，因為他們覺得在社區會堂演就沒那麼好玩了，又有很多規矩，不能抽菸，不

准吃東西。所以後來這幾年他們又回到新月花園那裡搭一些摩登一點的棚。所以剛剛

奇哥提到的那個取向其實是沒有定論的，有的居民還是喜歡在戲棚裡面看戲。 

 

李奇峰：這不奇怪，因為現在是個轉變的時期。但將來慢慢都會改變。 

 

陳守仁：我想講的第二點就是，神功戲對於地方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經濟壓力。因為有

的村人口減少了，很多老人沒有收入，要籌集戲金會很不容易。另外我們也觀察到，

由於都市的膨脹，很多發展商去收地買地，很多傳統村落就會突然變得很有錢。這些

突然多出來的錢，他們也會放在神功戲上面。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香港都市的膨脹就

不一定會削弱了神功戲的發展，有時候反而會讓神功戲的投資變多。 

第三點是關於剛剛提到的木偶戲。我自己觀察到木偶戲是在很多很特別的場合演

出的。比如，剛剛蔡教授提過，在太平清醮的時候，除了演人戲也會演木偶戲。我二

十年前在塔門也看過木偶戲。木偶戲更加常見的是在一些廟的開光儀式上。一些地方

相信開光的時候殺氣很大，如果請戲班去演人戲就不太合適。而演木偶戲的話，人是

躲在下面，只是把木偶舉出來，這樣對人的保護性大一點。這也是一些我們收集到的



口述資料。 

奇哥也觀察到神功戲的數字在減少，減少的情況並不一定是說有的地方因為沒有

錢或者居民減少，就突然不演戲了，這種情況比較少。大多數情況是，很多地方是演

大班的戲，演五天，後來縮減到演三天的中型班。 

 

李奇峰：不是這樣的。每一個神功戲一簽合約就一定會在八和會館有登記的， 一年之

中做大班還是做小班，我們這裡很清楚，這種萎縮是我們每年都能感覺到的。當然，

這並不是說一下子就減少的。所以照這個情況看，神功戲還是會慢慢減少的。 

 

陳守仁：我們昨晚的講座剛和陳鴻進聊過，他剛剛在赤柱演完戲。他說今年只演三

天。但我記得八十年代是演五天的。 

 

李奇峰：雖然他們也有酬神的意願，每個地方都一定會有一些廟會酬神的，但是慢慢

地就會自然減少了。 

 

陳守仁：我再回應一下蔡教授所講的，關於目連戲和神功戲的關係。 

神功戲是一種儀式劇，中國內地和台灣很多學者都用「儀式劇」這個名字，或是

「祭祀劇」。其實在國內不同的地方都用不同的稱呼，由於解放之後，不鼓勵地方的

宗教信仰，不希望迷信思想的蔓延和傳播，一些地方就改名了，不叫神功戲了，叫

「春班」等等。我在廣西做過考察， 當地就有一種「師公戲」，「師公」的意思就是

道士，那也是一種「儺戲」。「儺戲」是一種宗教色彩很強的祭祀劇，它的功能不外

乎淨化一個地方、酬神以及驅邪。從廣義來說，我們粵劇裡面的《祭白虎》，潮州戲



的《破台》，或者福佬戲的《出殺》這些戲都有很強的「儺戲」的色彩。 

劇種的這個概念起碼有兩個意義，一個是地方劇種，比如，潮州戲是用潮州方

言，福佬戲是用福佬話，粵劇用廣府方言等等，這些都是地方劇種的意義。另外一種

劇種的意義就是在說劇的題材，比如儺戲本身就是一個劇種，這是用題材去界定的，

驅鬼驅邪的這類戲都屬於儺戲。在國內很多的戲班不是普通的戲班，比如廣西的師公

戲的師公就是道士，他們除了做儀式也要演戲。這個就是我看到的早期戲曲發揚的歷

史的時序。當戲曲獨立成一個戲班，有專業人員去做之前，很多地方都是有道士這些

神職人員去演戲的。 

今天蔡教授講到就很有趣。香港的神功戲在太平清醮或盂蘭節打醮裡面的宗教色

彩是比天后誕、洪聖誕的更加濃的。目連戲這個劇種也是用題材去界定的，就像師公

戲、儺戲、跳神這些都是用祭祀、驅邪、驅鬼這些主題曲界定的，它就不是地方劇種

的意思。剛剛我們聽到的《八門》的選段就是用廣府的方言，用快中板，唱的材料是

粵劇的材料，但從題材的角度來說，它是屬於目連戲的。 

這就是我的回應。 

 

容世誠：看來大家對於你在香港看的那場《八門》很有興趣，可不可以和我們大家再

分享一下。 

 

蔡志祥：剛剛李先生和守仁兄講的我都很同意。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如果你讓我講講

東南亞的情況，我會更熟悉一點。莆田班演的目連戲和湖南的戲班演的是非常不同

的。我同意剛剛守仁兄所講的，內容是關鍵。中文大學有一個資料庫，裡面有文革時

期中國大陸的一些資料。在 1962 年、1963 年左右，中國大陸出了很多禁止演鬼戲的



通告。其實直到文革前國內很多地方都在演目連戲。那麼在香港呢，在我去看醮期

間，我只在錦田看見過目連戲的演出，在其他地方我就沒看過，可能慢慢被取代了。

當時我去新界元朗那邊看的那個喪禮是喃嘸師傅做的。我雖然完全不會演戲，但我看

到他們一樣是穿了戲服，可是他們不允許我們拍攝，我們只可以錄音。 大概演了兩三

個小時。 

 

容世誠：有沒有演《破地獄》？ 

 

蔡志祥：好像有。剛剛的片段應該是他揹着兩個籃，然後有土地出來。 

 

李奇峰：以前所有地方戲都是演差不多的劇目。 

 

蔡志祥：我就覺得很有趣，因為我完全不懂粵劇。我也放了這段錄音給我的很多學生

聽，他們就覺得，這不就是粵劇嘛！那其實就是在喪禮上演的。我覺得醮是一個和超

度很有關係的儀式，和天后誕、北帝誕做的不一樣。在那些神誕上演的神功戲是為了

酬神。但是醮做完了之後一定要酬神，這個很重要，如果不做的話，神就不會再保佑

你了。剛剛講到神功戲漸漸變少的問題，我八十年去看醮的時候覺得做醮的時候的神

功戲是越多越大的，棚也越搭越大，因為越來越有錢了。當時有錢的村就一定會請

「雛鳳」，下村就一定請「新馬」。對於他們來說這是一個比賽，能夠請到「雛鳳」

是很威風的事。我就有點後悔沒看，因為那時候我就只看那些儀式。 

但其中也有個問題就是做喃嘸的越來越少。我相信願意去鄉下演神功戲的人是會

越來越少的。 



 

李奇峰：也不是，你能請到他，他也會去演的。但是現在社會進步了，劇場那麼多，

所以他不一定要演神功戲了。但是以前可以出很多錢請戲班，現在慢慢變少了。以前

可以做到花一百幾十萬做一台戲，現在慢慢萎縮了。可能一年的額度只有那麼多。演

戲的人都是希望演得越完整，他自己也越享受，希望能演出完整的劇段。如果一個地

方請不起，演戲的人下次也不想再去了。 

 

容世誠：我想問一下，奇哥你有沒有在東南亞演戲的經驗？ 

 

李奇峰：演過很多。 

 

容世誠：你在越南有沒有演過？ 

 

李奇峰：越南是很進步的，沒有那麼多神功戲。但是我 1961 年到 1965 年左右去新

加坡演了一些。 

 

容世誠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在那裡演神功戲的經驗？他們喜歡什麼劇目？是

不是喜歡聽一些古老一點的排場？那時候的搭檔是誰？ 

 

李奇峰：我和很多人都搭檔過，比如我現在的太太余惠芬，那時候還沒結婚呢，她正

在追求我。（笑）當地搭檔有朱秀英，演花旦。還有蔡艷香，在那邊很有名。那麼有

一些神功戲是很有特色的。比如，一個地方請你去酬神，一開始就說請五天，但你要



預計你會去一個月。你可以一開始演五天，周圍的商戶看到了就會覺得戲很好，就又

捐一天，這樣捐下去，你就要真正演一個月。但新加坡就不是這樣。 

 

容世誠：那些觀眾的行為啊，反應啊和香港一樣嗎？ 

 

李奇峰：差不多。大家的反應都很熱烈，台下站滿了人。 

 

容世誠：我們還有一些時間，下面開放給觀眾提問吧。 

 

觀眾 1：我有一些小時候看神功戲的苦與樂想分享。我們以前五幾年看的神功戲都是

那種棚戲，沒有麥克風的，不像現在每個人都別一個麥克風。以前那些老倌很厲害

的，就算沒有麥克風，坐在五六行之後都能聽到他的。我個人就喜歡看以前的老倌演

棚戲，在戲院演的話就比較嚴肅一點。我最喜歡看的是鳳凰女小姐。我看了她演的一

台戲叫做《金鳳銀龍迎新歲》，我們都在那裡拍照，她在台上扎了一個「一字馬」，

我們就怕來不及拍，她就說：「不要緊！你們來拍吧！」鳳凰女就很喜歡和觀眾有一

些交流。有時戲棚搭起來，下面是架空的，那麼小孩子就喜歡在戲棚底鑽來鑽去。我

有一次就看到演《鳳閣恩仇未了情》唱主題歌的時候，下面就那些小孩子用頭撞戲

棚，然後演員的腳就被震了一下。那時候看戲棚戲就有苦有樂。下雨的時候要打傘，

天熱就要點蚊香，因為蚊子咬得很厲害。其實有樂趣在裡面。我個人是非常喜歡看棚

戲神功戲的。 

 

李奇峰：鳳凰女她人很好的。如果在戲院的演出相對就嚴肅一點，因為她知道大家買



票進來就不是來看人開玩笑的。但是如果演神功戲呢，來看的人都是街坊鄰里，她就

會和他們溝通，打成一片，那些觀眾就會很開心，她自己也覺得很輕鬆。 

 

觀眾 1：是啊！她真是人很好。那時候羅艷卿也演過神功戲的。那時候演神功戲還有

一些童星，比如梁家寶。還有好幾個呢，不過太久遠了，有點不記得了。 

 

容世誠：謝謝！ 

 

觀眾 2：這次的講座是香港的一個文化上的突破。有從新加坡請來的容教授，有從美

國回來的李奇峰。奇哥他真是我們粵劇界的「活寶」。人家都說「國寶」，我說你是

「港寶」、「劇寶」。你的努力對我們現在這一代以及下一代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的。你們很有心。一個國家或地方的繁榮是和戲劇的盛衰很有關聯的。國家不好的時

候，那裡有戲演啊！香港六幾年的時候，那些戲棚全都沒有了，沒有戲院演出粵劇，

唯有香港電台有一個龍翔劇團，我們就去那些搭棚的地方去看龍翔的演出。到了現

在，有那麼多的戲劇在演出，尤其是這次請了那麼多個省份的目連戲來演出。我覺得

康樂文化事務署的策劃非常好。香港觀眾真是有福了。我看了八場，因為我從小到大

沒有看過這麼好，這麼豐富完整的目連戲。而這個戲在中國冰封了三十幾年，現在國

富民強，難道不應該重新搬出來嗎？日本、印度那麼古老的戲都沒有了，可是現在我

們仍然還有，而且可以請到香港來演出。我想知道這次看完這些目連戲之後，我們什

麼時候才能再看？我個人覺得這些目連戲的演出比京劇還要精彩，可以和崑劇媲美

了。我們的粵劇也已經列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了。所以現在的粵劇演員如果不努

力，就是很對不起祖先了。我很敬重奇哥，你培育了現在的這一代和下一代的演員，



而且你的精神、力量和投入是在香港很少有的。 

李奇峰：謝謝！這是我們應該要做的。因為以前師傅教導我們，我們無以為報，所以

就要努力培育下一代。 

 

觀眾 2：關於文化的傳播，我有一個提議，你們為什麼不在手機裡傳播一下粵劇的精

彩片段，讓年輕一代能夠有機會接觸多一點粵劇的精彩？因為進戲院的也就幾百人，

上千人，電視台也不宣傳。 

 

李奇峰：八和會館的網站可以看。 

 

觀眾 2：哦！你現在不說我們都不知道。 

 

容世誠：多謝你的寶貴意見！ 

 

觀眾 3：多謝幾位講者精彩的演講，我學到了很多東西。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奇哥。我

很久之前看過神功戲，已經很久沒有看了。我就和剛剛那位女士意見相反，我不喜歡

看神功戲。因為我覺得神功戲就好像一個大雜燴，有買東西的，有小孩子在周圍玩，

又很吵，我想這可能很像以前中國的那些戲園子，人們在裡面飲茶，抽菸，聊天，講

國家大事，不像在看戲。我最近在戲院裡面看過大戲，我就覺得戲院的大戲和神功戲

很不一樣。當然，我並不否認，神功戲有他存在的價值，只是我自己不喜歡而已。我

就有一個問題一直想問，神功戲有時候是悲劇，但是丑生可以爆肚爆到全場大笑，完

全破壞了氣氛，我就想問問是不是演神功戲的時候，主會會專門交代戲班可以放開一



點，喜歡演什麼都可以？而在戲院，班主就會有很嚴格的規定，比如遲到不准入場，

要演完第一幕才能入場。是不是班主就有這樣的規矩，到了戲院就要遵守他們那裡的

規定？ 

 

李奇峰：這是應該的，我也很支持和尊重。粵劇的觀眾是全世界看戲劇最不守秩序的

觀眾。我可能會得罪你們。但是你們看國外看戲都是很早就入場的。你想想，我也買

了票，你也買了票，你遲到其實是打擾了我看戲，這對我來說是很不公平的。所以你

說戲劇一開場就不能再入場了，要等到一個節段，熄燈或是落幕的時候才能入場，這

我是絕對支持的。因為你花錢來看戲，無論你花了多少錢，你都是想看一場好戲。這

是劇場要求的氣氛。神功戲的氣氛就是熱鬧的，如果你想開心熱鬧，那麼你就可以去

看神功戲。 

 

觀眾 4：我有兩個問題想請教各位專家。第一個問題，我自己是住粉嶺的，每年盂蘭

節都會見到在一個球場上面搭台演潮州戲的，我想知道在神功戲或盂蘭節演潮州戲的

多不多？第二個問題想問的是，現在還有沒有家裡人做壽就請一個戲班來演戲的？ 

 

李奇峰：現在家裡人做壽請人來演戲的已經是少之又少的了。以前在廣州，那些官家

才有資格請戲班到家裡演戲。在香港，過去曾經有請人來唱的，但演戲的情況就很少

有。 

 

陳守仁：關於潮州戲的情況我就很慚愧，因為這幾年我都沒有看戲了。我知道的是，

八十年代香港還有五個潮州班，但是慢慢的，老人退休或離開之後就沒有人接班了。



其實在十年前，很多戲班人都不齊的，每次盂蘭節都會從國內請一些人來加進去一起

演。 

 

李奇峰：本地的潮州戲已經沒有人才了。我們就希望藝發局可以重新活化潮劇，因為

香港也有很多潮州人。他們現在一演潮州戲就要請外援，這樣就失去了意義。 

 

陳守仁：我在八十年代考察潮州戲的時候，當時有一個潮州花旦很年輕，但是她轉去

演粵劇了。你們猜猜是誰？是陳銘英。其實有很多粵劇演員本身是潮州人，其實他們

本身是有很好的條件去繼承他們的傳統劇種的。 

 

觀眾 5：我想問問奇哥或者容教授。在東南亞新加坡等地有不同的華人移居的族群， 

在神功戲或祭祀儀式上面，他們邀請戲班的時候，時間和地點會不會衝突？ 

 

李奇峰：那種情況劇團是不知道的。劇團只會知道當地人請他們去做某幾天的戲，當

地主辦單位和劇場如何調動，和街坊怎麼協調，劇團是不知道的。新加坡很特別，什

麼人都有，有潮州人、福建人、廣東人，他們有時就會請人演潮州戲，有時演福建

戲，有時也會請一些歌仔戲來。所以我們只會知道他們請我們去演哪天，至於其他要

怎麼調動我們是不知道的。 

 

觀眾 5：我知道泰國有泰語潮劇，就是用泰文去唱潮劇，這好像就跟我們沒什麼關係

了。不過我反而有點興趣看看可不可以邀請這種泰語潮劇來看一下。 

 



容世誠：馬來文的粵劇我倒見過，不是開玩笑。 

李奇峰：越南就有用越南話唱二黃的。因為不是我們廣東人去教他們那些唱腔，你聽

到他好像是在唱二黃，但用的全都是越南話。 

 

觀眾 6：我有兩點想講的。首先是關於神功戲。我對粵劇不是很熟悉，但起碼我見到

從天后誕、大王爺誕、盂蘭節等一直數下來，每逢節誕都會擺戲棚，所以宗教信仰讓

他們一定會擺戲棚。至於每年有多少人看，規模大還是小，就要再做調查了。但我又

不會覺得它越來越少，走向衰落。我近十年來也去各處看節誕，看到戲棚仍然還是很

受歡迎的。第二，我想問一問蔡教授，你剛剛播放了那段喪禮的錄音，那個儀式是有

多少人參與？除了挑經以外，還有沒有其他動作看出這個戲有目連戲的成份？他有沒

有拿著錫杖，或是打開地獄那樣的動作？ 

 

蔡志祥：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當時大概是七點左右開始做的，一直到差不多十一點。

至於有幾個人，我要看看當時的筆記才知道。那是梁師傅的班去做的。其實他們現在

仍然在做。那一次是我們之前一直跟他說了很久，他才說：「好吧，你們來吧。」我

想大概有七八個人左右。內容就是整個《目連救母》的內容，一直演到超度、破地

獄。 

 

容世誠：謝謝！我十分同意剛才有一位女士說我們這次目連戲的活動很成功，我覺得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我們沒有請到這一班喃嘸師傅來演《八門》給我們看，這才是香港

的本土文化。 

 



蔡志祥：我想補充一點。我看了之前鄭莉教授講到的十年一次興化普度，那是完整的

儀式。我相信那是在舞台上做不了的。比如有一幕是當目連成為了地藏王菩薩的時

候， 他是要下台讓和尚幫他披袈裟的，這是屬於整個儀式的。我相信這在舞台上是看

不到的。 

 

容世誠：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想強調的就是，我們請了那麼多省份的目連戲過來演

出，但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其實香港也有目連戲。 

多謝我們的三位講者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他們這麼精彩的經歷和他們的研究成果，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謝謝！ 


